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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往
集
鎮
的
路
，
是
條
小
路
。
如
果
有
輛
卡
車
經
過
，
路
人
就
得
退
避
一
邊
。
但

經
過
這
條
路
的
卡
車
不
多
，
只
有
他
的
車
。

他
是
退
伍
軍
人
，
汽
車
兵
，
技
術
一
流
，
在
部
隊
裡
立
過
三
等
功
。
退
伍
後
正
仗

着
這
一
點
，
他
貸
款
買
了
一
輛
卡
車
，
要
十
多
萬
元
。

詭
異
的
事
情
發
生
在
他
買
車
回
來
的
第
三
天
，
他
的
車
連
牌
照
也
沒
有
上
。
他
開

車
出
村
加
油
，
回
來
的
路
上
看
到
了
村
裡
的
一
位
老
太
太
，
挑
着
一
小
擔
穀
子
。
他
停

下
車
，
問
：
﹁要
不
要
捎
你
一
程
。
﹂
老
太
太
說
：
﹁馬
上
就
要
到
了
，
不
用
了
。
﹂

他
便
開
車
走
了
。
一
個
多
小
時
後
，
老
太
太
三
個
兒
子
衝
到
他
家
，
他
們
拿
起
榔
頭
把

他
的
新
車
一
陣
猛
砸
，
他
們
說
：
﹁他
撞
死
了
人
，
還
把
人
扔
到
了
溪
裡
。
﹂

他
無
法
為
自
己
舉
證
，
前
後
一
兩
個
小
時
內
，
這
條
路
上
只
有
他
一
輛
車
經
過
。

他
賠
了
十
多
萬
元
，
因
為
交
通
逃
逸
又
要
面
臨
判
刑
，
在
村
幹
部
的

保
舉
下
，
他
又
被
保
釋
了
出
來
。

他
原
先
不
承
認
自
己
撞
了
人
，
但
經
過
拘
留
、
判
刑
這
些
讓
他

想
像
不
到
的
變
故
，
他
開
始
懷
疑
自
己
是
不
是
真
的
撞
了
人
，
他
開

始
相
信
責
任
認
定
書
中
所
說
那
樣
，
是
車
子
的
後
輪
碰
到
了
老
太
太

，
導
致
老
太
太
墜
溪
而
亡
。

他
是
一
個
好
人
，
好
人
的
代
價
是
心
靈
會
承
受
更
多
的
道
德
壓

力
。
他
覺
得
自
己
等
於
﹁殺
了
人
﹂
，
每
每
會
從
噩
夢
中
驚
醒
，
醒

來
後
他
就
無
法
入
睡
，
眼
前
全
是
那
位
老
太
太

從
溪
裡
被
人
打
撈
上
來
的
場
景
。

他
的
生
活
就
這
樣
被
毀
了
，
他
的
女
友
離

他
而
去
，
他
的
父
母
對
他
的
疑
神
疑
鬼
愛
莫
能

助
，
只
看
着
他
消
沉
、
身
體
像
一
個
漏
了
氣
的

氣
球
一
樣
，
一
點
點
變
癟
，
直
至
骨
瘦
如
柴
。

五
年
後
，
村
裡
人
幾
乎
忘
了
這
件
事
了
。

他
的
父
親
有
一
次
幫
鄰
村
一
戶
人
家
建
造
樓
房
，
有
位
民
工
酒

後
說
起
一
件
事
，
他
當
年
是
護
林
員
，
在
下
山
途
中
，
先
看
到
一
輛

卡
車
停
下
問
一
個
挑
擔
子
的
老
太
太
。
車
開
後
不
久
，
後
面
來
了
一

輛
電
動
三
輪
車
，
把
那
個
老
太
太
撞
倒
在
地
，
那
人
下
車
看
了
看
，

竟
然
拖
起
老
太
太
，
扔
到
了
溪
水
裡
。
那
電
動
三
輪
車
調
轉
車
頭
，

跑
了
。
他
的
父
親
一
聽
，
就
呆
在
那
裡
，
老
淚
橫
流
。

這
場
事
故
出
乎
意
料
地
被
一
個
民
工
說
出
了
真
相
。
他
的
案
子

昭
雪
了
，
他
真
的
沒
有
撞
人
。
他
拿
回
了
十
多
萬
元
的
賠
償
款
，
還

有
老
太
太
家
人
的
道
歉
，
他
還
可
以
申
請
國
家
賠
償
。

但
他
已
不
再
是
那
個
風
華
正
茂
，
想
幹
一
番
事
業
的
年
輕
人
了

，
他
碰
到
誰
都
會
問
：
﹁你
們
是
不
是
搞
錯
了
。
﹂

大
家
說
這
個
人
算
是
毀
了
。
都
說
他
的
心
靈
太
脆
弱
了
，
當
年
錢
也
賠
了
，
刑
也

判
了
，
應
該
問
心
無
愧
了
。
但
他
為
什
麼
要
這
樣
放
不
下
？
許
多
人
都
覺
得
他
是
一
個

可
憐
的
人
。
當
我
聽
到
這
個
故
事
後
，
覺
得
他
是
一
個
純
粹
意
義
上
的
好
人
，
一
個
背

負
着
道
義
和
良
知
不
肯
放
下
的
善
人
，
直
至
這
種
道
義
和
良
知
將
他
壓
垮
，
這
是
人
之

大
善
。
這
樣
的
人
已
是
這
個
世
界
上
的
絕
世
珍
品
。

大
善
能
救
別
人
，
但
大
善
如
果
處
置
不
當
，
有
時
會
傷
自
己
最
深
。
遺
憾
的
是
，

對
事
事
都
趨
利
避
害
的
人
來
說
，
他
的
結
局
，
就
成
了
一
個
天
大
的
笑
話
。

今年六月一日至三日，內
地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為紀念
東北女作家蕭紅，在哈爾濱市
舉辦 「蕭紅論壇暨紀念蕭紅誕
辰百年學術研討會」。蕭紅一
九一一年六月二日出生於黑龍

江省呼蘭縣。研討會選在蕭紅的生日當天舉行，
並不純粹是為了要在這個蕭紅曾生活過的城市尋
訪她的足迹，更多的是重拾她的風采以及喚回久
違的文學激情。

我有幸受邀與會，欣喜的同時，更是充滿期
待。從大會邀集論文所擬定的議題看來，研討範
圍很廣泛，包括：《蕭紅文本研究》、《蕭紅生
平研究》、《 「蕭紅熱」及其社會歷史研究》、
《蕭紅研究的歷史現狀》、《蕭紅國際交流與互
動研究》、《蕭紅與東北作家群互動研究》、
《蕭紅與中國現代作家互動研究》……至少七個
議題以上，不僅有開創的意義，更具跳出舊學窠
臼的意味。

從二○○七年開始，因為蕭紅，我多次造訪
哈爾濱；因為蕭紅，所以哈爾濱變得內涵豐富；
因為蕭紅，哈爾濱是一個最能撩起我無盡遼遠之
思的城市；因為蕭紅，哈爾濱充滿文學場景。每
到一處她寫過的地方，我的腦海裡都會浮現出一
大段文字，這些都是蕭紅對該處的描繪。她的文

字不渲不染，卻着墨成情。她的內心感覺，我認為是刻痕最深
的一種書寫，每次讀來都讓我心弦震動。即使是寫景，都不同
一般的描摹，而是有着她的氣息和味道──能將一個地方寫出
味道來，一個顯然的事實，就是生存環境讓一個作家有體會。
有人說，寫作不是作家的本能，而是一門熟練的手藝。我不知
這類說法有何依據，是否為說而說，或是發現生活表象背面的
東西？但可以肯定的是，蕭紅的寫作是從心出發的。每次我去
哈爾濱，跟隨着蕭紅的足迹，腦海裡仍然是一大段一大段蕭紅
的文字描繪。除了場景，還有人事、物事、時局等等。因此，
商市街、東興順旅館、中央大街、兆麟公園這些地方，我一去
再去，無非是悼念那個曾經的年代，也順便慰藉我這無可藥救
的懷舊心情。

一個雨後的黃昏，我在中央大街閒逛。街道濕漉漉的，想
起蕭紅《最後的一個星期》裡所寫的： 「剛下過雨，我們（蕭
紅和蕭軍）踏着水淋的街道，在中央大街上徘徊，到江邊去呢
？還是到哪裡去呢？天空的雲還沒有散，街頭的人還是那樣稀
疏，任意走，但是再不能走了……」我當下有點惻然。他們不
能走，而我能走啊，沿着中央大街走到盡頭不就是江邊嗎？於
是我到江邊去了。

松花江邊，是蕭紅與蕭軍常去的地方。蕭紅寫過不同季節
的松花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寫春天的松花江。春天的暖意
把江邊的冰融成水，江心也不能行車了；白愷愷的雪變成灰色
，過不了幾天，江心的雪也就融解了，順着水流動。大塊的冰
碰擊着小塊的冰，發出輕脆的聲音。蕭紅立在江邊看着，起了
許多幻想；她想，這些冰流向哪裡？出海去吧？恐怕到不了海
就融化了……

冬季我沒去過哈爾濱，無緣看到松花江結冰，但我可以想
像，隱約還能聽到江上冰融的碰撞聲呢。今年是蕭紅的百歲冥
誕，但她只活了三十一年。這百年中的六十九年間，世上發生
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而她都無緣見證。

漸漸發現一個人靜靜待着
，會處在一個無味的世界裡，
使勁呼吸，周圍還是陌生的空
氣。除了下雨時飄散的泥土和
青草芬芳，能觸動我的嗅覺神
經，時間便在這無味的空氣中

緩緩消逝。
前幾日，當老家的親戚提着大包小包自產的蔬

菜和水果，風塵僕僕出現在家裡時，我的嗅覺神經
瞬間活躍起來。褐皮梨散發的甜膩香味，溢滿紙箱
的西紅柿酸甜味，直竄鼻孔的豆角清香，還有土豆
裹着紅泥土的香氣，一陣一陣向我襲來。頃刻間，
我彷彿置身田野，到處是瓜果飄香，蝴蝶飛舞。

我開始懷念起了在故鄉的日子。
房頭的小麻雀唧唧喳喳，唱響清晨第一支悅耳

動聽的歌。我睜開惺忪的雙眼，窗外的晨霧已悄悄
捎來經雨水滋潤過的翠葉、野花、青草充滿活力的
清新味道。

迎着晨曦，奶奶點燃灶窩裡放好的乾柴，開始
做早飯。雖然村裡大部分人家早已使用方便快捷的
電飯煲，可奶奶依然喜歡用傳統方法──甑子蒸。
奶奶說，甑子蒸出來的飯吃着才有米飯的清香和甘
甜，讓人回味無窮，一輩子也忘不了。每當這時，
廚房裡總是氤氳着白米飯的醇香。

院裡的空地都被奶奶利用起來，不用出大門就
能吃到新鮮蔬菜。韮菜、小白菜、青菜、豌豆尖、
葱、辣椒，沒有施過化肥，靠肥沃的土壤和雨水自
然生長，靠奶奶起早貪黑的精心呵護。想吃什麼，
到院裡摘，清水一洗，鍋中一炒，加了佐料，便是
美味佳餚。

飯菜的濃香與煙囪裡飄出的縷縷炊煙飄蕩着、
飛舞着、旋轉着，奔向遠方，像在召喚親人回家團
聚。

吃過早飯，我扛着水瓢跟隨奶奶到離家不遠的
菜地裡澆水、拔草，既能與可愛的瓜果蔬菜親密接
觸，又能盡情揮灑勤勞的汗水。渴了，就喝田邊甘

醇的溪水；累了，田埂上一坐，迎接你的是怡人的
稻花清香。你只需閉上眼睛，便能與這山水融為一
體。

午後，搬個櫈子到柿子樹下乘涼，聽奶奶講我
小時候的趣事。院牆邊，老母雞帶着小雞在嬉戲玩
耍，小白狗耷拉着腦袋依偎在奶奶腳旁。熱流暗湧
，樹影婆娑，恍惚間，我似回到了無憂無慮的童年
時代，笑得一臉燦爛的我陶醉在老鷹抓小雞的遊戲
裡。空氣中，飄浮着糖果一樣的甜蜜味道，亦如我
的童年。

當夜幕降臨，蟋蟀、田蛙紛紛唱起歌來，附着
此起彼伏的狗吠聲，連月亮的心也攪亂了，月牙兒
不再遮遮掩掩，露出了大半個臉，照得村莊更加明
亮。當勞作了一天的人們墜入夢鄉時，各種植物在
白天吸收養分，夜裡就加速生長，空氣裡滿是汁液
散發的鮮美味道。

是故鄉的水土養育了我，故鄉有愛，有家的味
道。故鄉才是我魂牽夢繞的真正家園。

二○○七年入秋後，我打算開
始跑步。因為有一天和閨蜜邊走邊
聊，冷不丁她說：看你那肚子，吸
氣都返不回去了吧。這讓我回家就
跑了一大圈。後來，我就一直想找
個機會跑一回香港島，別讓我內地

的朋友嘲笑我白來香港一趟。第一次雄赳赳、氣昂昂地
橫穿香港島，不料半途竟鎩羽而歸。

那是二○○八年二月初春，我先被香港萬人 「馬拉
松」潮流啟蒙，跑 「迷你」八公里路線，穿越港島東區
走廊。但我只跑了兩個坡下了一個隧道，就小腿肚子抽
筋，連人帶旗迅速沉入 「火坑」裡，從跑 「馬」隊伍裡
消失了。

跑不了，我就 「張牙舞爪」地挪着走吧。兜了半圈
，終於 「勝利」地搖回終點站─維多利亞公園，領取
了一條香蕉，一個蘋果，一塊巧克力。

當夜雙腿發沉，接下來的幾天大腿、髖部以及腰背
痠疼。此後，身體依然痠楚，但卻是異樣的舒服。在全
封閉寫字樓裡、不見陽光蝸居十幾個小時的我，一想到
那海邊，想到那隱約不落的太陽，和呼吸不完的好空氣
，又上路了。

堅持疾走一段時間後，感覺骨骼在慢慢打開，好像
聽見體內發出卡嚓卡嚓細小的碎聲，身體逐漸上緊了弦
，開始有了自己的節奏。從此，每到一定時點，我的腿
就不安分起來，誰還有空跟煩心事白眉赤眼？我的世界
裡除了愛、家庭、事業、電影，還多了一項重要內容
─從港島西疾走回北角。

在晚霞即將西沉的時候，你有沒有沿着維多利亞海
岸線從港島西走到北角的體驗？此程路，八九公里，這
裡海風吹那裡海浪翻滾，清爽無塵，絕對是一個疾走的
好地方！

從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海邊出發──走過中港道，
走過民光街……走得精疲力竭、汗流浹背、心花怒放，
真是太過癮了！你看，對面的九龍青山高樓，籠罩在薄
薄的金黃之中，多有意境。你再看，泊在港灣的國際郵
輪，升降頻密的航機，海上衝過來闖過去的快輪、豪華
遊艇……紅的，藍的，橘黃的，劈開綠油油的海水，激
起的千重浪花撞擊在堤岸上，竄上跳下，廝殺得異常熱
鬧，將體形較小的船艇拽得搖曳不定。在這麼誇張的海
浪裡，栽個跟頭下去，恐怕連個骨頭也找不到。

還有這麼一群人：服裝各異，跑步或疾走的姿勢更
是千奇百怪，有時看起來弱不禁風的美眉，跑走起來怎

麼追也追不上，更是明白了香港這地方什麼叫臥虎藏龍
。還有這麼一撥好漢，赤裸上身，短褲，墨鏡橫檔在眼
前，遠遠地跑過來，你都不好意思迎面相遇，會趕緊像
躲汽車一樣急速閃開，你斜他或她或他們一眼，瞄到的
是顏色深深淺淺的鏡片，像點點海水，你無法穿越海水
看見那雙眼睛是在看你還是在看什麼。但他們漂亮發達
的胸肌，霹啪作響的腳步，此起彼伏的呼吸，多半控制
不住你的衝動，使你的腿腳興奮，不聽管束地兜着海風
在堤岸邊跳躍。快跑啊不然就白來香港了，快走啊不然
就白來維多利亞港了！這真是一種很美妙、興奮的體驗。

天黑了也有點心驚。身邊會突然閃過一團黑乎乎的
大傢伙，不知是印度人還是非洲人，皮膚黝黑得像漆一
樣閃光，看不見他們臉上的細節，但深邃莫測的大眼睛
在扭頭回望、似是嘲笑我的一剎那，像已經出世的寶石
，閃閃發亮。幸好我長得小巧且行動敏捷，即使疾走速
度沒有一百分，我亦不失風度。沐浴海風，穿越港島西
，若要超好看，必須穿得寬鬆，始能顯出疾走時的爆發
力和飄逸。有時穿條A子裙，一條毛巾掛在身後背包帶
上，讓它像尾巴似的拍打着我，腳蹬波鞋，居然走路有
風，好不威風，這裙買得超值。

記得走到金鐘添馬艦地段，形如 「凱旋門」設計、
寓意門為民常開的的特區政府新總部大樓巨大框架已經
搭起來了。不到一個月，居然橫跨對街的天橋就連接好
了，漂亮彎曲的弧度配上豎琴般的線條，瞇起眼睛往上
看，大樓彷彿成了白馬王子，留住了不少過路客的腳步
。建造大樓的材質非常不錯，落地升降機的玻璃牆面像
鏡子，每次路過，我都在鏡前一邊走一邊照晃自戀，把
自己想像成一個會飛的蝙蝠俠。不免感嘆，活在香港，
真好！

正是這樣。這座充滿現代感的立體建築群，就在我
的疾走中拔地而起。四年前的添馬艦一帶，不是眼下這
樣的，絕對不是，那時是一片爛地、廢地，幾乎沒路可
走。我第一次從西環走到北角，就是在這個幾乎不可能
的海邊一腳深一腳淺地找縫穿越。但我告訴你，你想熟
悉香港這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維港海邊是個縮影，
從西環到銅鑼灣避風塘不斷拆除、增加、興建的工程中
，你以腳掌行走的方式會發現，噢！香港一直在變。

不只這些。從西環遠征到北角，絕對距離已不算短
，但我的雙腳總故意拐進海邊各種岔路小道，忙不過來
的雙眼，越來越頻繁地看見許多膚色不一樣的人在海邊
鋪上桌布，擺上各種食物大快朵頤，或載歌載舞。走到
民耀街─香港著名的金融街，人不多都不行，蘋果

IFC旗艦店把內地的 「果粉」都吸引到這裡來了，搶購
iPhone4S的隊伍擁擠得竟要動用警察維持秩序，這在香
港都算破天荒的。遇到下雨繞上天橋，時能看到一個七
十幾歲的外國老頭撥彈結他，地面放上一頂帽子對每個
路過的人都張開嘴，理所當然，沒有什麼不好意思，乞
討不僅僅是為了自己，乞討來的錢除了維持必需，他說
大部分都捐給教堂。

與老頭分手的地方叫干諾道中。若不下雨，就順天
橋左側而落，下面是康樂廣場二號，感覺左邊大樓永遠
燈火通明，不管多晚都有人從裡面走出來。這是香港郵
政總局，已經運作了一百四十年。

往前左轉是龍和道，接下來是會議道，然後向灣仔
海濱長廊進發，再轉向維園道、電氣道……最後走向勝
利的終點。

我什麼時候一次走過這麼長的路？沒有。但我越來
越享受這種疾走的狀態。我絕對相信：沒有醜女人，只
有懶女人。皮膚雖然黑了，但臉部T區毛孔細幼了，生
理期下巴時不時暴發幾顆痘子的現象也消失了，原先壓
力大額頭就呈井噴狀態的油田，被磨得像絲綢般光潔了。

真的發現，疾走是清濕毒、克服水土不服的良方。
有誰能抗拒它的誘惑呢？

家
在
水
鄉
，
多
河
港
湖
泊
，
更
多
魚
蝦
螺
蟹
，
除
了
慣
常
的
烹
煮
煎
炸

之
外
，
喜
歡
喝
酒
的
父
老
鄉
親
們
還
善
於
﹁醉
﹂

│
不
是
將
自
己
灌
醉
，

而
是
一
種
專
門
針
對
蝦
、
螺
和
螃
蟹
的
加
工
方
法
，
且
異
常
鮮
美
，
別
是
一

番
可
口
滋
味
在
心
頭
。

先
說
醉
蟹
。
蟹
，
尤
其
是
水
鄉
的
大
閘
蟹
，
一
直
以
來
就
冠
乎
水
族
，

甲
於
介
蟲
，
有
着
不
可
抗
拒
的
誘
惑
，
說
是
﹁一
蟹
上
桌
百
味
淡
﹂
，
又
道

﹁不
到
廬
山
辜
負
目
，
不
食
螃
蟹
辜
負
腹
﹂
。
無
論
何
時
，
蟹
都
是
橫
行
天

下
霸
氣
十
足
，
是
當
之
無
愧
的
主
角
頭
牌
。
醉
蟹
的
口
味
與
新
鮮
螃
蟹
相
比

，
則
尤
為
嫩
滑
，
醇
厚
，
且
甘
鮮
帶
鹹
，
肉
質
細
膩
，
餘
香
爽
口
，
風
味
更

佳
。
做
醉
蟹
需
用
大
小
適
中
的
新
鮮
河
蟹
，
清
水
中
養
上
兩
天
，
吐
去
腹
中

污
穢
。
一
隻
隻
小
心
地
捉
入
陶
甕
之
中
，
再
以
糯
米
甜
酒
為
主
液
料
，
摻
進

一
定
比
例
的
麯
酒
、
花
椒
、
大
茴
、
精
鹽
，
將
液
料
倒
入
陶
甕
。
這
時
你
會

發
現
，
一
個
個
﹁無
腸
公
子
﹂
真
是
無
知
無
畏
得
可
愛
，
不
停
地
吐
着
泡
泡

，
飲
着
酒
漿
，
你
推
我
，
我
壓
你
，
牽
牽
絆
絆
，
窸
窸
窣
窣
，
過
後
就
動
作

遲
緩
，
醺
醺
欲
醉
了
。
這
時
可
再
倒
些
液
料
，
再
用
重
物
壓
上
，
以
乾
荷
葉

封
口
，
糊
上
黃
泥
，
任
牠
們
在
醉
意
之
中
，
橫
行
霸
道
也
好

，
借
酒
撒
潑
也
好
，
由
牠
們
翻
江
倒
海
去
，
過
不
多
久
，
肯

定
會
安
靜
下
來
，
酣
然
而
眠
。
過
上
半
個
月
，
於
期
盼
之
中

揭
開
封
口
，
一
陣
陣
清
爽
怡
人
的
蟹
香
撲
鼻
而
來
。
剝
開
一

隻
，
你
才
知
道
，
經
過
這
一
醉
又
一
眠
，
河
蟹
的
腹
中
已
經

發
生
了
質
的
變
化
，
米
酒
的
醇
香
以
及
花
椒
、
大
茴
等
一
干

作
料
已
完
全
滲
入
到
蟹
肉
與
蟹
黃
之
中
，
蟹
汁
似
膠
，
蟹
肉

似
玉
，
蟹
黃
金
紅
，
蟹
香
甘
醇
。
吃
醉
蟹
根
本
不
必
煮
熟
，

直
接
生
食
即
可
。
作
為
一
味
特
產
，
家
鄉
的
醉
蟹
如
今
已
成

探
親
訪
友
的
上
佳
禮
品
，
且
跨
出
了
國
門
，
遠
銷
東
南
亞
。

想
想
，
在
宴
席
之
上
，
美
滋
滋
地
品
嘗
着
醉
蟹
，
不
覺
憶
起

古
人
﹁以
汝
之
醉
，
蘇
我
之
醒
，
以
其
昏
昏
，
使
人
昭
昭
﹂

的
吟
詠
醉
蟹
的
詩
句
，
實
在
有
趣
。

醉
蝦
，
相
比
醉
蟹
，
更
在
乎
其
新

鮮
與
活
泛
。
客
人
到
齊
了
，
方
吩
咐
店

家
開
始
操
作
，
極
便
捷
。
選
不
大
不
小

、
個
頭
均
勻
的
青
蝦
，
剪
去
鬚
爪
，
裝

在
透
明
玻
璃
碗
裡
，
倒
上
白
酒
，
蓋
上

蓋
，
眼
見
得
蝦
子
在
碗
中
不
停
地
活
蹦
亂
跳
，
又
加
入
胡
椒

粉
，
淋
上
陳
醋
、
麻
油
、
醬
油
、
撒
入
薑
末
、
細
鹽
，
抓
一

點
香
菜
作
點
綴
。
這
時
再
看
，
那
蝦
子
還
在
撲
騰
，
但
明
顯

已
力
不
能
支
，
不
知
是
讓
作
料
嗆
着
了
，
還
是
真
醉
了
。
故

這
道
小
葷
腥
又
名
嗆
蝦
。
無
論
是
醉
還
是
嗆
，
都
是
擬
人
化

的
叫
法
，
這
道
菜
也
只
是
水
鄉
獨
有
，
要
的
就
是
個
出
水
鮮

。
夾
一
隻
，
醉
意
懵
懂
的
蝦
還
能
在
筷
頭
上
掙
扎
，
小
女
子

沒
有
些
豪
氣
的
倒
不
敢
張
嘴
，
不
過
只
需
輕
輕
地
抿
一
抿
，

晶
瑩
的
蝦
肉
帶
着
酒
的
芳
香
、
活
物
的
鮮
與
爽
，
已
讓
人
讚

不
絕
口
。
邊
吃
邊
評
，
吃
完
了
，
齒
頰
留
香
，
意
猶
未
盡
是

必
然
的
。
醉
蝦
是
極
好
的
下
酒
菜
，
再
不
飲
酒
的
人
也
要
呷

上
一
小
口
的
，
壓
壓
醉
蝦
那
一
點
點
腥
氣
，
更
能
品
出
其
清
新
與
鮮
嫩
滋
味

。
水
鄉
愛
吃
又
擅
食
醉
蝦
的
人
，
蝦
肉
入
腹
，
吐
出
來
的
還
是
完
整
的
蝦
殼

，
猛
一
瞧
似
未
曾
動
過
一
般
，
一
隻
一
隻
在
餐
桌
上
堆
放
整
齊
，
很
有
意
思
。

醉
螺
更
為
常
見
，
也
最
為
廉
價
。
小
雪
過
後
，
選
小
指
肚
那
麼
大
的
螺

螄
，
養
上
幾
天
，
勤
換
水
，
吐
去
污
物
，
稍
稍
剪
去
螺
螄
尾
，
再
養
上
一
天

，
這
才
裝
進
廣
口
玻
璃
瓶
內
，
倒
進
米
酒
、
醋
、
薑
汁
、
綿
白
糖
、
精
鹽
，

液
料
淹
沒
即
可
，
密
封
瓶
口
。
只
需
兩
周
左
右
即
可
食
用
。
揭
開
瓶
蓋
，
倒

出
一
盤
，
喝
粥
最
好
，
舌
尖
裹
緊
，
輕
輕
一
嗍
，
﹁絲
兒
﹂
一
聲
，
螺
肉
伴

着
酒
香
已
入
了
口
中
，
那
股
子
鮮
、
香
伴
着
米
酒
的
清
甜
與
甘
醇
，
在
梅
香

隱
隱
、
暖
意
融
融
的
家
中
，
實
實
是
一
種
冬
日
裡
的
清
福
。
亦
可
下
酒
，
有

朋
自
遠
方
來
，
無
拘
無
束
地
喝
上
兩
盅
，
夾
上
幾
個
自
家
做
好
的
醉
螺
，
吃

得
自
足
又
自
在
，
多
好
！

順
便
說
一
下
，
醉
蟹
與
醉
螺
唯
有
寒
冬
時
才
加
工
，
貯
藏
在
密
閉
容
器

內
，
吃
上
一
年
也
不
壞
。
唯
有
醉
蝦
一
年
四
季
都
可
做
，
做
好
即
食

│
呵

呵
，
生
在
水
鄉
，
這
等
口
福
多
讓
人
羨
慕
。

大善傷己 流 沙

蕭
紅
百
年
紀
念

李
憶
莙

疾走香港島 許俐麗

故
鄉
的
味
道
王

妍

水鄉三 「醉」 朱秀坤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凡中醫診所，無不掛有一張針灸經絡圖
，這都是根據宋代的針灸銅人統一繪製的，
如今，屬國寶的針灸銅人，保藏在北京歷史
博物館。

中醫是中國的國粹，針灸治病又是中醫
的傳統特效療法，而經絡穴位則是針灸治病

的理論基礎與實踐依據。經歷了一代又一代醫家的執著摸索，
至唐朝末年，已初步確定了人體上用於針灸的三百多個穴位。

北宋時期，針灸盛行，只可惜有關針灸學的古籍脫簡錯訛
甚多，用以指導臨床往往出現差錯事故，甚至危及生命。

這一現象，引起了醫學大家王惟一的關注，他本是宮中御
醫，於針灸學研究造詣甚高，萌生了統一針灸經穴的念頭。經
奏請朝廷准允後，王惟一參照此前與針灸相關的《皇帝內經》
《甲乙經》等醫書，以及本人長期臨床經驗，逐一考證前人所
定的經穴，發現偏差即認真訂正，編繪了《銅人腧穴針灸圖經
》三卷，書中把三百五十四個穴位，並按十二經脈聯繫起來。

接着，王惟一主持設計鑄作立體銅人孔穴模型，就是在澆
鑄的銅人上，鑄刻十二條經絡和三百五十四個穴位，標明穴位
名稱、顯示穴位間距離。經歷了塑胚、製模、鑄造的全部過程
，至天聖五年（公元一○二七年）十月間，針灸銅人誕生。它
集宋以前針灸學之大成，用形象、直觀的方法，描繪了人體的
經絡和穴位，於治病救人大有益處，故而廣為流傳。

當時鑄造了兩個針灸銅人，仁宗皇帝邊觀賞邊聽王惟一介
紹其用途、價值，頻頻點頭稱讚，降旨將一尊放在太醫院，以
資醫官學習參考；另一尊置於皇宮，供文武百官鑒賞，並囑史
官將此事記載史冊。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戰亂中，兩尊針灸銅人中的一尊被
金兵擄去，放在金國宮中；另一尊不知去向。

金兵擄去的那尊，後被元朝所得，元亡而明朝建立，銅人
歸明。鑒於歷四百餘年，銅人已顯陳舊並有磨損不清，正統八
年（公元一四四三年），明英宗令仿照原樣重新鑄造，因是正
統年間造就，稱之為 「正統銅人」。滿清入關後，宋代王惟一
所造的針灸銅人及正統銅人成了清宮國寶。清朝末年，八國聯
軍攻入北京，大肆劫掠，宋代的針灸銅人被搶去。而明朝的
「正統銅人」幸免，正是現在保藏在歷史博物館的那尊。

國寶針灸銅人
陸茂清

香港黃龍石澗 丁 建圖

真
想
不
到
，
一
碗
小
小
的
魚
翅
羹
，
竟
閙
得
加
拿
大
最
大
都

會
風
起
雲
湧
。

事
緣
十
月
下
旬
，
多
倫
多
市
議
會
通
過
立
法
，
禁
止
出
售
、

藏
有
或
食
用
魚
翅
，
違
者
重
罰
，
罰
金
比
藏
毒
更
甚
。
倡
議
者
認

為
，
鯊
魚
是
瀕
臨
絕
種
動
物
，
不
能
濫
捕
，
更
有
人
在
捕
獲
時
割

翅
棄
身
，
手
法
殘
忍
，
所
以
要
禁
食
魚
翅
。
而
幾
百
名
華
裔
則
到

市
政
廳
外
面
示
威
，
認
為
法
例
不
公
平
，
有
違
公
民
自
由
權
利
。
華
商
會
代
表
指
出
，

他
們
一
貫
反
對
濫
捕
鯊
魚
及
殘
忍
取
翅
，
但
加
國
進
口
的
魚
翅
來
自
合
法
捕
鯊
的
國
家

，
而
且
受
加
拿
大
海
關
監
管
，
既
然
聯
邦
政
府
放
行
，
市
議
會
憑
什
麼
禁
止
？
同
時
，

鯊
魚
肉
、
骨
仍
可
享
用
，
為
何
單
挑
魚
翅
列
禁
？
諷
刺
的
是
，
多
倫
多
市
長
、
副
市
長

及
司
法
官
對
市
議
會
决
議
投
反
對
票
。
安
省
旅
遊
及
文
化
廳
長
也
表
示
，
鯊
魚
品
種
多

，
市
面
出
售
的
魚
翅
是
否
屬
其
中
被
列
為
瀕
危
動
物
的
？
魚
翅
產
品
的
割
取
是
否
殘
忍

？
都
必
須
有
實
質
數
據
，
單
憑
感
性
貿
然
决
定
，
難
以
服
眾
。
他
建
議
此
事
由
聯
邦
政

府
定
奪
。
但
聯
邦
政
府
表
示
無
意
立
法
禁
止
魚
翅
，
置
身
度
外
。
也
許
到
明
年
九
月
多

市
開
始
執
行
禁
翅
法
例
時
，
爭
論
仍
未
完
結
。

那
天
與
朋
友
到
萬
錦
市
一
間
中
式
酒
樓
飲
茶
，
該
酒
樓
與
多
倫
多
一
路
之
隔
。
與

經
理
談
起
多
市
禁
翅
一
事
，
我
們
開
玩
笑
說
，
這
裡
不
禁
食
魚
翅
，
屆
時
多
倫
多
人
都

跑
來
擺
酒
席
享
用
，
你
們
酒
樓
定
當
爆
棚
。
他
哈
哈
大
笑
道
，
承
蒙
貴
言
！
不
過
，
要

禁
食
執
行
起
來
談
何
容
易
，
雷
聲
大
雨
點
細
，
只
當
一
些
議
員
作
秀
罷
了
。
他
的
話
不

無
道
理
。

提
起
虐
待
動
物
，
加
拿
大
一
些
獵
人
獵
殺
海
豹
的
手
法
也
備
受
保
護
動
物
組
織
非

議
。
指
他
們
為
了
得
到
完
整
海
豹
皮
，
在
捕
掠
時
用
木
棍
把
海
豹
活
活
打
死
。
鮮
血
流

淌
在
雪
白
的
冰
上
，
電
視
畫
面
令
人
不
忍
目
睹
。
愛
護
動
物
組
織
不
斷
提
出
抗
議
，
要

求
加
國
政
府
立
法
禁
止
虐
殺
海
豹
。
甚
至
連
歐
盟
也
禁
止
進
口
加
國
一
切
海
豹
產
品
，

包
括
毛
皮
、
肉
和
油
。
但
多
年
來
哪
見
有
議
員
出
來
倡
議
禁
獵
？
原
因
很
簡
單
，
這
是

原
住
民
傳
統
謀
生
手
段
，
禁
獵
反
應
一
定
很
强
烈
，
沒
人
想
拿
自
已
席
位
去
冒
這
個
政

治
風
險
。

魚
翅
是
華
人
飲
宴
中
一
道
佳
饌
，
因
其
高
檔
，
受
一
些
人
青
睞
，
但
一
般
受
薪
階

層
每
年
能
吃
幾
口
？
況
且
補
骨
健
身
的
說
法
也
缺
乏
科
學
根
據
，
所
以
多
數
華
裔
對
吃

不
吃
魚
翅
都
表
現
得
無
所
謂
。
這
次
禁
翅
風
波
引
起
華
人
較
大
不
滿
，
是
由
於
華
人
被

一
些
人
不
客
觀
貼
上
不
環
保
不
愛
護
動
物
標
籤
，
受
到
負
面
影
響
，
欲
辯
無
門
，
被
主

流
社
會
忽
視
。
其
實
，
有
關
方
面
可
以
從
加
强
宣
傳
入
手
，
教
育
市
民
正
確
認
識
吃
魚

翅
問
題
，
示
以
情
理
，
相
信
華
裔
是
會
理
解
並
自
覺
放
棄
的
。

碗
中
風
雲
起

姚

船


